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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个岛
!新加坡"叶孝忠

! ! ! !小时候住在岛国的东
海岸，出门走十分钟就能
看见海。那个年代还有渔
民，他们把色彩斑斓的渔
获摆在沙地
上，进行着
毫不积极的
买卖。当时
我最羡慕的
应该就是他们，因为可以
每天出发，收获未知。岛上
成长的孩子，血液里也流
淌着冒险的 !"#吧，
岛，被海洋所隔绝，也

被莫名的神秘感所包围。
岛，是个好看的汉字。你大
概也想象到那样的画面，
一群鸟在水上飞累了，突
然看见一块突出的高地，
能让它暂时停止
飞翔，降落和歇
息。古人见过的画
面，今人依旧可
见。离家旅行，我
知道航行于苍茫的大海
中，总能遇见一个岛。

我最早认识的一个
岛，是金庸小说里的桃花
岛。当岛主或许是不少人
终极的梦想，因此有一阵
子世界各地买卖岛屿的消
息不绝于耳，拥有私家的
碧海蓝天，对于现代人来
说有种遥不可及的吸引
力。而顶级度假村总是轻
易地选址选在荒岛上，让
人尝试当鲁滨逊的快感。
后来我才知道桃花岛是小
说家虚构的，再后来，我在
大陆开始了新生活，发现
了浙江确实有个桃花岛，

顺理成章似的，这个岛成
了金庸武侠电视剧拍摄的
外景地，一年一度还会举
办金庸武侠文化节。那不

是我要寻找
的地方。知
道得越多，
看得更清晰
后，会不会

就失去了原始的乐趣和天
真的想象呢？读万卷书不
如行万里路，其实有时候
在文字世界里迷路，比身
历其境还要精彩。
一场场的冒险，总是

由看见海的那一刻开始。
对 $%世纪的西方航海者
如是，对一个少不更事的
少年也一样。回顾这十几

年的旅行，岛，无所
不在，我总喜欢在
马不停蹄的行程
中，安插一座碧海
蓝天。
每一个出发的旅人，

都在寻找那最神秘的岛
屿。#&'( )*+&*,-写了一
本刻画当代背包客面貌的
小说《沙滩》。他笔下的旅
行者，在地图上发现了一
个被万顷碧波环绕的小
岛，无人的沙滩永远不缺
灿烂阳光和湛蓝海水。对
这群看腻了伟大历史遗址
的旅行者来说，这神秘的
小岛充满了致命的诱惑
力。但后来，人和人之间的
暗涌掀起了惊涛骇浪，美
丽的小岛上，灿亮的阳光
下隐藏不住人心的黑暗
面。由 ./ 年代的在路上
到 0/ 年代的沙滩，由颠
簸颓废的公路到安逸享
乐的岛上生活，由广裘无
边的内陆到哪里也去不
了，哪里也不想去的岛
上，不同时代的人都在寻
找生存的意义，事发现场
或许变了，但人们对寻找
心灵自由的渴望未曾减
少。其实我要到了很多年
后才发现，生活并不在远
方，而是在你心里某处，

那里没人，所以安静。
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

候，我正在岛上，更准确地
说，在东帝汶东边的一个
无人岛上。船夫把我扔下，
两个小时后再来接我，蔚
蓝的海洋和水下的蓝色宫
殿，把我和眼前的主岛隔
离开来，整个小岛上就让
我一个人放肆。我游了
泳，吃了点自备的干粮，
然后拿出笔记本，在椰影
下写起字来，我已经很多
没有用纸张和笔写文章
了，因此突然觉得十分新
奇。一笔一划后一个字出
现了，字成了词，词构成
了句子。这样的过程不就
像是由一座岛跳到另外
一个岛的旅行吗？每一个
字都是一座让重重碧蓝
所包围的孤岛，有自己的
世界，经历属于自己的季

节和风雨，但同时的，它
们不只是孤岛，它们也是
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字和
字连接后就产生了意义，
遗世孤立却又紧紧相依。
安稳的工作，无疑是一座
让人能歇息养生的岛，但
休息够了，也就是够了。

离开了东帝汶之后，
我毅然辞掉了令很多人都
羡慕的工作，又回到了一
点也不稳定的自由工作。
我知道自己热爱的不只是
一个岛而已，而是由一个
岛出发到另外一个岛的过
程。看见山头上停泊着的
鸟，古人造出了岛字，反映
出人类对安稳的想象，但

他看见的那个画面是否就
是全貌，过不久，有人扇了
扇羽翼，等风降临后，再次
蠢蠢欲动地出发。岛不再
是个地理名词或目的地，
而是一个寻找的过程。
《靛蓝岛屿》这本书是

写给另外一个爱上岛屿的
旅行者的。相信有那么一
天，你也能找到一个让你
心甘情愿停下的小岛，又
或许你也已经在不断的寻
找中找到了。

一甲子后喜相逢
桑胜月

! ! ! !我很相信“贵人相助”。譬如，我和我
的小学校长萨锡玉在一个甲子后的喜相
逢就是“夜光杯”促成的。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三月中旬，我的

那篇《我在报上见到了萨校长》在“夜光
杯”上刊出了，四月底，晚报编辑裴璐转
来了萨校长寻找
我的一张明信
片，希望“夜光
杯”提供我的联
系方式，并附上
了她自己的住址和电话。我的喜悦难以
言说。接明信片的当晚，我拨通了她所留
的电话。电话里，老校长激动地告诉我：
“我已经去派出所找过你了，他们没有你
现在的信息，我打算明天再到街道办事
处请求帮忙寻你呢……”

没想到老校长如此急切地寻
旧时的学生，我的感动溢满心头。
紧接着的两周里，她连着给我两三
个电话，01岁的老校长说她的过
去，问我的现状，亲切得如同母亲。

我不能让一个高龄老人如此牵挂
我。我决计让女儿陪着一起去拜望她。
我惊奇地发现，我与萨锡玉校长的

住地仅隔四站路，然而咫尺之路的行走
竟花费了整整一个甲子！
“0/后”的老校长一头银发，七旬多

的“小学生”我也已皱纹满脸，这是岁月
留下的刻痕。当年的我十来岁，她三四十
岁，我们彼此从风华正茂走向了落日余
晖！我俩怎不激动？我们执手相看，极力
寻找遥远而模糊的身影，我终于找到了
那个娇小干练、魅力四射的她，从眼睛

里，从微笑里2，从她的旧相册里……
我们刚一见面，她就坐上了琴凳，

呼唤她区合唱团的学生来高歌一曲，说
是给我的见面礼！看到老校长的手指那
么娴熟地在黑白键上滑动，我知道老师
依然健康，依然思维敏捷，依然热爱音

乐，这正是我最
愿意看到的！

一个甲子
的别后情都浓
缩在一个多小

时里了：萨校长是印尼归侨，$3个兄弟
姊妹全出生在印尼。她家系音乐世家，
她在我就读的远东小学也兼任音乐教
师，远东小学收归国有后，她回了原单
位———上海音乐学院，被贺绿汀任命为

音乐附小的校长，一做就是八
年。她的女儿女婿都是音乐才
俊。她同为音乐工作者的丈夫在
抗日年代投笔从戎，是位可敬的
老革命，如今卧病医院，萨校长

时常去探望。
看望了高寿的校长，了解了她经历

的不凡以及今天的幸福，心里温暖了、妥
帖了、放心了。我想说，谢谢“夜光杯”，是
你玉成了我们师生迟到了一个甲子的喜
相逢！

其实，早在新民晚报于 $001年 $$

月美国版创刊不久，远在美国的学生张
九安读到我在新民晚报上的小文，就写
信给报社找到了我。
真是幸运，从学生寻觅老师，至老师

寻觅学生，两桩美事都系于新民晚报，这
情感我记取心头，这缘分我珍惜永远！

黄帝像 !白描" 戴敦邦

林佐明
聘用外籍 !"#

（三字安装术语）
昨日谜面：一经刊用，

稿酬从优（京剧）
谜底：《拿高登》
（注：登，登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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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友人说起从日本初回老家时的一次

购物经历!在大商厦里买了一件风衣"母

亲问价格"!"###老太太问!你还价了吗$

他不解!还价$大商厦也可以还价$第二

天"老太太把风衣包裹好去了商厦"找到

同样的风衣"砍到 $折抹去零头"%##成

交# 营业员开票"老太太说且慢"我儿子

昨天买了"你退我 &##吧#直到楼层经理

出面"老太太最终得胜而归#

友人在国外呆久不了解国情了#在日

本"商品明码实价"税收多少或免税都标

得清清楚楚"不带议价# 其实我们从前也

是明码实价"上海的商品特有信誉"从来

没听说这台缝纫机打个 %折"这件呢大衣

打对折# 然而不知从何时开始"议价之风

在很多地方蔓延开来" 买东西必定要问!

打下来多少$最低价多少$一声不响照牌

价付款的"营业员也要笑你傻瓜了#

如此以往"%打折& 之风变了味儿! 先把价格抬到

%虚高&"然后再来号称%打折&"一上一下"价格没变"却

多了一番心理学上的%博弈&!消费者因此会觉得赚到

便宜了"买起来更乐意吧$ 然而"不谈消费者心里自有

%一分价钱一分货&" 对你的商品自会有一定的正确预

估"从行为本身而言"这样的打折"本质上无异于变相

的%欺骗&'

商家缺少一个%诚&字"消费者也对商家不信任"认

为你的商品就不值你标的这个价" 就有了一种怕吃亏

的习惯性思维#出国经常被导游特别关照!这个地方购

物不议价"不要被人笑话了#而国外有些针对中国人的

商店"为照顾国人的购物心态"竟也跟着学会了先抬价

再 '()*+,-.(打折)# 反正雇了中国营业

员"让你们自己去%侃&# 可是"这一幕看

了心里是啥滋味$

这样的打折之风何时能收敛$ 真心

希望商厦买卖能早日回归实价#

略谈社会方言
陈钰鹏

! ! ! !社会方言系指语言或方言的社会变
体；换句话说，也就是在同一语言或方言
社团里某些群体所使用的特殊词语和语
言表达方式，如阶级习惯语、行业语、不
同阶层人群的特殊语言风格和专用词
语。社会方言不同于地域方言，它没有自
己的语音系统、基础词汇和语法结构，因
此不能发展成独立的语言。
法国中世纪的丐帮语是欧洲较早和

较有影响的社会方
言。随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行业语不断产
生和繁荣。旧时中国
各类商铺及行号均有
自己的行话。

卖菜的有切口：常青（白菜）、白条
（萝卜）、紫条（茄子）、闭翼（卷心菜）……
山货店称竹笋为“钻天”、称马鞭笋为“地
蛇”、称笋干为“蛇干”、称冬笋为“泥尖”。
枇杷叫“黄袍加身”、将山货贩卖给山货
行的人被称为“里山客人”。典当
业最喜欢用别称作行话：穿心（马
甲）、叉开（裤子）、大毛（狐皮或貂
皮之类的皮货）、小毛（羊皮衣
服）、幌子（长衫）、软货龙（银子）、
硬货龙（金子）、遮头（帽子）、踢土（鞋
子）、四平（桌子）、安身（椅子）、彩牌子
（古画）、墨牌子（古书）。连货物较为单纯
的香烛店也有很多业内语：牛头（檀香）、
石叶（芸香）、通宵（二斤重的蜡烛，意为
可燃一个通宵）、斤通（一斤重的蜡烛）、
夜半光（十二两重的蜡烛）、状元红（矮而
粗的半斤重蜡烛）、大四支（四两重的蜡
烛）、小四支（三两左右的蜡烛）、开花（二
两重的蜡烛）、三拜（最小之蜡烛，比喻三
拜后蜡便燃尽）、斗光（最大号的蜡烛）、
线炷（线香）……唱弹词也有行话：弹词
艺人称柳叶生，正角谓上档，配角谓下

档，三弦叫柳条，弹琵琶曰捉白虱。
丐帮类别颇多，故切口和黑话特别

多，比如上门乞讨曰“拜客”、妇人求乞谓
“进香”、瘫残行乞称“迎地藏”、被人脚踢
曰“吃火腿”。
欧洲的贵族自命清高，不屑平民语

言，凡是平民百姓所用的“粗俗语”，他们
一概不用，比如在家里或在贵族圈内，吃
饭前从来不说“胃口好”，吃饭时不说“好

吃”或“味道很好”，
碰 杯 时 不 说
“45''+6”。尤其是
德国和奥地利的一
些年纪大的贵族，

既固执又高傲，只要他们喜欢的，便都是
卓越的，普通人家用的东西如窗帘、桌
布、便鞋之类的，一概被他们贬称为“贱
物”。其实贵族用的很多词语老百姓是听
不懂的，傲慢使贵族把自己封闭起来。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随着计算
机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个人电脑、
智能手机的不断发展及广泛应
用，世界范围形成了一种现代社
会方言———网络语和短信语（有
时通称为网络语）。网络语有其

形成和应用上的特点，最早是为了减少
词语的长度，以便在允许的符码范围内
发送或者加快文字输入和网上聊天的速
度。用缩略语和符号是一种快速、省时和
形象化的手段，为减少在键盘上的切换
次数，全部用小写。在拉丁语系中，经常
用 /代替 7或 8、用 $代替 9或 &、用 :

代替 ;、用 3代替 <、用 1代替 #或 =、
用 %代替 >、用 .代替 )、用 ?代替 @、用
A代替 B、用 0代替 )或 C……然而由于
某些使用者的不严肃或为了引起别人注
意，往往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词语，这
就不可取了。

关于成功
安 谅

! ! ! !自我设定了一些规制，去寻找所谓成功的路径，是
一种盲人摸象，也是另一种自我圈禁。

成功，不会没有一点规律，也不能太在乎规律，寻
找成功，就是在规律与非规律间摸索前行。

规律是在行进之
中摸索出的；起步时
设定的规律，只是一
种虚拟。

成功有共性，但
一定也会有差异。个

性中不忘共性，共性中也得把握好个性。
起步时就不舍所谓的安全感，最终也把握不住真

正的成就和归属感。
追求成功需要一种定力，拥有这种定力，哪怕花枝

垂委于地，哪怕草木暂时萎靡，也终会支撑起一片傲人
天地。

明人明言微语录

老姨想开店
一 春

! ! ! !在农村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姨终
于进城了。因为老姨家拆迁，得到了
一笔钱。
老姨的儿子儿媳，早就求老两

口来城里享福，可是他们住不惯城
里，也闲不住，一直没来。这次，是政
府替他们做了决定。
妈妈打电话嘱咐我：“如果你有

空就多陪陪你老姨，她喜欢你，对你
最好，你小时候许多小衣服、小棉鞋
都是她一针一线做的。”我小时候穿
过的东西，穿小了，就给了亲戚家的
小妹妹们，现在家里唯一有一只坐
垫是老姨的手艺，是用碎布拼成的，
做工精细，谁见到谁都夸好看。
周末，我陪老姨去逛商场的日

用品区，老姨看了每件东西，都会唠
叨一会，说还是乡里集上卖的东西
便宜，这里的东西，贵得都不靠谱。
走到卖婚庆用品的地方，红红火火
的摊位引起了老姨的兴趣。老姨看

看大红的喜字，问了价后直咋舌，怎
么这么贵？
回家时，老姨管我要报纸，说越

大越好，我想她要铺什么箱子吧，就
拿给她一摞，老姨像宝贝似的接了
过去。
第二天，老姨给我打电话，让我

有空去她那一趟。我匆匆去了，惊喜
地发现她用报纸剪成许多双喜字，
特别的是，喜字里还嵌着各种图案，
有鸳鸯、牡丹花、十二生肖等等，真
让我大开眼界。
老姨微笑，喃喃地说：“本来以

为自己的手不行了呢。一拿起剪刀
和纸，各种好看的花样都出来啦。”

我特意给老姨批来一沓红纸，

把作品选了几样，送到我一个做婚
礼策划的同学那去看，她也非常惊
喜，连连说我老姨是个宝贝。她把几
样剪纸贴到她的店里，不久就有新
人托同学买一整套的喜字，并且强
调贵点也没关系。
从此，老姨坐在家里就可以赚

钱了，她剪，老姨丈帮整理，两人常
因谁数错剪纸数而拌嘴。虽然是数
落，却是掩饰不住满面春风。

亲戚们开始商量出资为老姨
开一个自己的店，老姨说：“那哪行
啊，咱家几辈子都没有会做生意
的。”我说：“你开个店，就可以把其
他的手工品，小棉鞋啊，小衣服什
么的，一起做出来卖了。”老姨眼睛
一亮：“真的？那我得
好好想想。谁的钱也
不用，我有本钱，拆
迁给的那些钱，一分
没动呢。”


